                     卢梭的问题
                     —— 纪念伟大思想家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发表260周年
                                 尚 杰
                                  一
     260年前，也就是1750年7月9日，法国第戎科学院把当年论文竞赛的头奖，颁发给一个学术体制外的年轻人：让 · 雅克 · 卢梭。卢梭当时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今天地球上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他，今天，在这个场合和地点，我们不得不纪念他，这本身就是奇迹、是思想本身的奇迹和力量。
     纪念什么呢？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我又认真读了一遍，它竟然没有一处引文，所有注释，都是后人为理解方便加上的，比如人名和神话故事。中文把它翻译为《论科学与艺术》，它的法文原义，是“复兴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净化道德”。其中，“复兴”的意思，还包括“重建”与“修复”；“净化”的意思，还包括纯洁与高雅。
                                  二
准确说，从这篇文章获奖那年，1750年卢梭38岁的时候，他才正式成为作家和思想家，他最优秀的作品，是在1750年之后10年内完成的。至于卢梭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影响是什么，可以说一言难尽。
我这里提供一份非常省略的名单，对卢梭赞不绝口的那些为人类精神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具有崇高或邪恶道德的伟人中间，包括了雪莱、席勒、歌德、康德、萨德、雨果、托尔斯泰、黑格尔、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等等。
在卢梭之后的浪漫主义、集权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共和主义、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等等，这些对立的思潮，都与卢梭的思想关系密切。还有卢梭的教育观、语言观、音乐观，他的每本著作，几乎都是开创性的。
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美国独立战争及其通过的宪法法律，甚至其中的文字表述都来自卢梭的政治著作。
卢梭甚至被神话了，罗伯斯比尔和其他革命领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争论的话题是他们中间谁更像卢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决定把卢梭的遗体迁往先贤祠，在仪式上，主持人以近乎祈祷的声音说：“我们在道德、风俗、法律、感情、教育和习惯方面有益于健康的改变，应该归功于卢梭。”
但是，从来不乏相反的声音，一本流行于西方的书《知识分子》，称卢梭是“有趣的疯子”，说他只是具有使用文字的非凡技巧，富有感染力而脱离实际，不过同时也承认，卢梭的病态中掺杂着独创性的天才思想。
但是，所有以上这些复杂问题的出发点，都起源于《论科学与艺术》中的问题，是这些问题的延伸。以下，我着重分析这些问题是什么，尽量避免做结论。
1， 热情即理论，或者卢梭式的雄辩：
这是我的总结，这样说有点奇怪。卢梭成名后的1762年，把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与《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新爱洛猗丝》收录一起，编成一个文集。卢梭在文集前言中说，《论科学与艺术》是其中最平庸最微不足道的文章。这不是卢梭的矫情，事实上，卢梭在这篇征文中热情有余，他只靠直觉、说理不足——但是，这个缺点马上就变成了卢梭一生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一个谜。如果卢梭只有修辞的天才，他顶多是个好作家；如果他只是像康德那样有思辨才华；他顶多是第二个康德；问题在哪里呢？就像卢梭本人说的，他生来就与别人不一样。我认为，这种不一样，反映在他的著作，就是卢梭特有的雄辩：它首先是热情甚至激情，所谓理论或思辨才华，是热情的一个副产品。这一点，卢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无与伦比是自然而然的。这就非常有趣了。我说“有趣”的意思，是卢梭式的雄辩颠覆了至今为止我们对“怎样才算讲道理”的看法。
卢梭没有单一观点，他自相矛盾、无法概括他的理论。那么，他的力量在哪里呢？既不在感性，也不在理性。卢梭的力量不在于他故意说“不”，类似于《中国不高兴》之类的文字垃圾，不在于他有意采取偏激的立场，而在于他独特的雄辩，他特殊就特殊在，把逻辑和激情几乎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字里行间的能力：它使思想成为天籁之音一样的格言警句，比如“人是生而平等的，却无刻不在枷锁之中”，“凡是来自造物主的东西，本来都是好的，可是一到了人手里，一切都变坏了”。
卢梭的著作中，至少这篇《论科学与艺术》，几乎每个字都有一股冲劲，他的很多想法甚至直接就是做法，这些东西走极端、任性、没有规则可循，甚至充满了孤独感，像是魔鬼或者在地狱里的感觉，使我们的感官混乱不堪——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究竟是如何做到——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说服我们的，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貌似感觉的因素，甚至像是色情的描写，或在轻描淡写中、或在悲痛中，或类似调侃中说出来的语言，为什么直接就成了重大的学术问题。比如卢梭有手淫的恶心，但他在《忏悔录》中说，这种摧毁他身心健康的东西与拯救他的，是同样一种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必获得美人的同意就获得了美人的感觉！他对华仑夫人最激烈的情欲满足，却是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卢梭的满足方式，是亲吻华仑夫人碰过的一切东西。
这当然是疯狂的，但只有非常聪明的读者，才看得出来它与卢梭的教育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异化，卢梭使用的原话，是疏远，或者“增补性”。凡是替换的东西，对原来本来是自然的，现在是被替换了的东西而言，都是一种堕落、罪恶，但是却使我们陶醉其中，难以自拔。这几乎是卢梭各种著作中的最关键思路，由于它特别适合举例子，使卢梭文字显得特别生动。
在感觉的死胡同里找出新感觉，而且具有强烈的爆发力，那个产生灵感的原因来自瞬间，这听起来很神秘的，但是从学术上解释，就是破坏习惯的原因，发现事物的新惟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卢梭式的雄辩呢？我说是一种不精确性，它的感染力，在于上下文的一气呵成，可以叫它气、场、观念力，具体说来，每句话的含义都飘忽不定、另有所指，但是连接起来，就有强大生命力，随便拿出《论科学与艺术》一段话：
“今天更精微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为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除非是其他更强烈的动机把他们拉开。”①这段话难道不是很好懂吗？其实不然，卢梭的书是出了名的难懂的，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解决另一个问题。
2， 天才或者学术思想的原创性是如何产生的？
我认为，感觉、直觉，抽象性、甚至陶醉，一种是普通人的；另一种是升华的或者超越的。普通人都有抽象的直觉能力，比如不靠语言光靠眼神，就能觉察出对方的欲望。但这还不是天才的学术创造性。天才的学术创造性有哪些突出特点呢？比如，极端敏感，近乎有些病态、一种纯粹的稀有性或孤独性。事情起因极其普通，就在日常生活每个瞬间，具体到卢梭，1749年7月的一天，去看望被关在狱中的狄德罗，为了省几个钱，卢梭走着去；为了途中休息时打发时间，卢梭带了一份当期的《法兰西信使报》，他偶然看见报上刊登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艺术”、“道德”的连接，让卢梭砰然心动。卢梭事后对自己当时心情的描述看似非常夸张，却十分打动人：他心跳加剧，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这混乱不堪的场面持续了一刻钟到半小时。
然后，卢梭像喝醉了似的眩晕，同时他的心思被千万条光束照亮，大量生动的观点杂乱无章地涌上心头，就在活见鬼的一刻，一个灵感突然闯了进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是社会制度使人变恶。”卢梭的这个想法，现在看是很普通了，但在那个时代是大逆不道的，它违背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也暗含着科学与艺术会导致人性的堕落，因为科学与艺术，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卢梭为什么着了魔似的坐立不安呢？因为这个想法具有爆发性，像精神原子弹一样，它改写了什么是科学、政治、道德、艺术、语言、教育、音乐、或者说，或者说，它们的起源是什么；或者说，这些词语不是原来所认为的东西，它们是别的东西。
这是一个精神拐点，从那时起，卢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卢梭从此走上“著书立说”的生涯。
强烈兴奋什么呢？从此要开辟新的精神世界或者要“著书立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的，不仅指灵感，而且指卢梭的“著书立说”，他写得很快，就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样。那强烈兴奋的一口长气呼出去了，书就写完了，不光美丽动人，还思想深刻。当然，这是夸张，这口长气呼了10年，卢梭几乎把一辈子最重要的著作都写完了。
当然，我们不能做简化工作，就是说，这个过程有很多交叉的复杂念头。
天才的学术创造性是一种激情，但不是普通人的激情。卢梭在《忏悔录》里写到他亲吻华伦夫人下楼梯走过的地板，这时，卢梭就成了“一种新的、原始激情”的发明者，因为它已经意味着后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跃然纸上。注意，卢梭在这里不是产生或实践激情，他是否真的亲吻了那地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激情。
有两种不同的激情：一种激情来自外部现象：比如电闪雷鸣、英俊漂亮，这种激情是一种刺激的结果；另一种激情没有外来刺激，它自己突然产生，也就是说，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它显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时候，心思、灵魂、灵巧的速度，肯定比语言还快。就像感情冲动、坐立不安，在这些过程中，经历的不是语言，但却是有意义。换句话说，那一团乱糟糟的、混沌不定的意念和图象的速度，要远远大于语言的速度——正是在这里，暴露出生命的本色，它同时是人的生理或身体生命的本色，是精神生命的本色，还是语言的生命本色。在我看来，这正是卢梭著作中的雄辩所在——那那一团乱糟糟的、混沌不定的意念和图象的速度，要远远大于语言的速度的东西，本来是抗拒表达的，但是在卢梭笔下，却生生把它们表达了出来。
3卢梭式的思想混乱
卢梭式的雄辩，还在于他的思想混乱，不统一、自相矛盾，这使人们对于他的思想，在后世争论不休，甚至成为各种对立思潮的精神来源，这又是一个谜——我们这样说，是想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卢梭的著作看似好懂，其实非常不好懂。比如《社会契约论》第一句话非常有名：“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读者凭着人的天性，就喜欢这句话，并立刻认为自己读懂了，以为这句话是为纯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但是你看完整个《社会契约论》，就会改变想法，有人甚至认为《社会契约论》是集权主义的思想来源。
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涉及到卢梭著作不好懂的另一个深层原因：他所用的词语，很少是字面上通常的含义。为什么呢？就因为卢梭的作品，就像是用他的心灵与人交谈，但是他不得不使用文字，就是书面语言——心灵语言与书面语言是矛盾的。有什么矛盾呢——心灵本来是破碎的，但是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得不统一起来了。
我举个例子，当他说，“凡是来自造物主的东西，本来都是好的，可是一到了人手里，一切都变坏了”，其中卢梭写的是“一到了人手里”，其实他想说的，是“一到了社会手里”，这与他说的另一句名言是吻合的，他说，“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是社会使人变恶”。在这两句话中，人即社会，想到张三马上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李四，这个过程也是疏远或异化。
语言是死板的，那么心灵本色是什么样的呢？敏感、警惕、多疑、走火入魔，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一篇作文要是东拉西扯，肯定是一篇跑题的坏文章。但是内心的独白，肯定是东拉西扯、七上八下的。这也就是孤独的潜意识——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卢梭的思想不同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大大超前了，像是一个20世纪的思想家。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卢梭，产生很多新看法，比如，卢梭产生的独特思想，和他个人身世没有关系；卢梭个人的行为，比如他把5个亲生孩子仍给孤儿院，与他的道德哲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关系；卢梭的妻子是个替人洗衣服的女仆，这与卢梭的审美品位，也没有关系；
与此相反，卢梭的思想深刻却可能与他的下列特点有关：他在形式逻辑方面缺乏训练、没有体系、感情用事，说话不经过大脑细心斟酌、害怕思辨；还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卢梭的非理性主义，却可能与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有关，而卢梭建立起来的理性，却非常可能与他的性情中“放纵那无边无垠而又琢磨不定的欲望”有密切关系。
总之，在我们对卢梭的解释中，一切都变得乱套了，并非把贬义的成为褒义的，或者褒义的成为贬义的，而是说，建立起一些新的精神连线，有一些新的精神拐点。
卢梭语言的力量，来自其中包含的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这在他的时代是个另类，他的时代把理性理解为“精确无误”、就像康德那样，为不同领域划出清晰的界限，科学、哲学、文学，都有自己明确的表现形式。卢梭在历史上第一个质疑这样的确定性，也就是说，哲学、文学、政治、宗教等等，还可以成为别的样子。卢梭使世界又一次沉沦于原始的混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也是卢梭所谓回归“自然状态”含义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作品确实是非常难以读懂的，因为同样一个词出现在不同场合，意思不一样。
乱世出英雄，天才们往往喜欢混乱，从混乱中创造一个新世界。只有守旧的人，才喜欢秩序永远不变。“混乱”包含这样的意思：目标不明、否认先验性，语言暧昧甚至自相矛盾的潜台词，其实是随时冲动有棱角。总之，卢梭的思想、感情、激情融为一体，而且就像大江大河里的水流一样，节奏是不一样的。
作为今天的学者，与其我们关心卢梭做了哪些结论，不如关注他如何做假设，也就是他如何创造问题。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生机勃勃。凡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大都具有摸棱两可性，不能被真正解决掉。但是这些，恰恰是卢梭所做的假设，比如他使康德最激动的时刻，是感情和良心的最深处，是怎样变成理性的。在这里，非理性主义者卢梭被理性主义者康德称为“道德世界的牛顿”。
卢梭对康德的影响始终是个谜，两人风格差异太大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强调体系的，但是“卢梭常常反驳以下想法：一种思想只有从一开始就表达得系统明白，刀枪不如，才会有客观的价值与有效性。”(为什么呢？因为在卢梭那里，非理性与理性、感情与想象之间，并没有分明的界限。卢梭创造了这样的新感觉：简单说，事情真实在场时，我们缺乏感觉，而只有当我们不在场时，才会更完美地体会到当时的感觉。不在场时，当然添加了想象的成分。这不仅是他对华伦夫人的感觉，还是波德里亚关于消费和仿真的感觉，甚至还是关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感觉。用卢梭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危险的增补性”。它们重新安排冲动与宁静。换句话说，还是以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感觉作为典型例子：在场的冲动与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中的冲动，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宁静后的冲动，这也是疏远、变质、异化，而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说法，则是自由与权力的“转让”。
谈论一种不知道是否曾经存在，或许从来未曾存在的东西，这本来是文学的任务，但是在卢梭这里。这个问题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重大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东西五花八门，比如人类的自然状态、事物的本质、还有物理学上力的概念。
还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模仿的东西没有感情，只有简单抄袭的东西，才是没有感情的，但是替换性的模仿，会产生一种新的感情，甚至真情。这样的情形又比较复杂，比如电影和戏剧，有的你感到做作乏味，有的你感到真情。是否有真情，不在于形式，诗歌表达的内容，可能一点儿诗意都没有，就像哲学会议上未必真的有哲学。卢梭连一首抒情诗都没有做过，却在欧洲创新了一个新的抒情世界：怎样的世界呢？就是说，如果在人类中找不到真理正直和感情，那就回到内心独白吧！和自己说话，就是和真情说话，这个过程美妙无比，绝不孤独。进一步，一切东西都可以是活的、有生命的，而不是习惯所认为的那种东西，比如华伦夫人卧室的窗帘，就是一件饱含感情的东西，这与宠物带给我们的感情是类似的。所有这些，都属于纯粹的乐趣，它要是变成戏剧和电影，就会催人泪下。在这种纯粹的乐趣中，有最大的任意性，或者叫“自然而然的自由”。全凭自己乐意，抛弃一切习俗与偏见、虚荣与做作，时而自己感动自己，时而没有爱也没有恨，内心却充满悲伤——但是这个“悲伤”绝非字面上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纯粹的乐趣。这些叫什么呢？依我看，是没有头绪的极乐世界、令人着迷的悲伤。
这样的描述还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本来的暧昧与模糊的真情，但只要是真情，一旦你写下来，就会产生极其罕见的清晰透彻的效果，这就是魔鬼卢梭的文风，他的风格。这一点，不是令某个人着迷，而是令所有人着迷，让人类着迷。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性。就像康德说的，卢梭发现了深藏人心的人性，就像发现了天体星空的运动轨迹。这些还是歌德、谢林和全部德国古典哲学应有之意。就像我们以上提到的，在宁静中体会狂暴和心神不定，不是现场体会，而是一种疏远后的体会。
卢梭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深藏人心的天性，他只有在自己身上发现，因为他自己这样的天性最突出，反应最敏感，而其他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都小心翼翼不敢碰人心这块伤疤。那么，这种深藏人心的天性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抑制不住地朝向孤独的冲动，人最害怕的东西同时却是人内心深处最想要的东西，卢梭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
但是，在狄德罗眼里，孤独是恶、是地狱，是魔鬼，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说明卢梭与狄德罗和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本质区别。简单说，孤独中的伤感所诞生的新世界，是狄德罗和伏尔泰理解不了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怪癖。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在“孤独中的伤感所诞生的新世界”中，卢梭发现了良心——良心是心灵最深刻的活动，但不是概念活动；而是最深刻的自然感情，不是冰冷的概念推演。可是，最奇妙的精神拐点在这里出现了，就像卡西勒说的，“卢梭的伦理学不是一种情感伦理学，而是在康德之前所树立起来的最为绝对的一种纯粹的责任伦理学。《社会契约论》的初稿当中称，法律在人类所有的制度里是最崇高的。”(自愿服从某种最为深沉内在的感情，这种独一无二的感情作为最高的道德感，同时就是自然法或一切具体法律的基础。一切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都与法或神挂钩。也正是在这个精神的魔术中，感性卢梭瞬间变成了理性卢梭——最为深厚的感情似乎没有感情（冷酷而不动声色），就像卡西勒指出的，这样的看法拒绝从心理学探讨道德起源，从而几乎与18世纪所有伦理思想相冲突——最具体的感情升华为最高的道德义务，这个过程中隐含着最危险的理想主义色彩。
什么意思呢？休谟和亚当·斯密都认为，“同情”是人性的基础，这就是所谓“道德情操论”。同情是一种心理力量。同情是想象力的产物，并不可从自爱中直接推出。如果道德感不来自心理原因，就具有一种超越的力量。最初的本能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动物性的，否则人就不为人。但卢梭同时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又不是社会性的，不存在狄德罗所谓“社会本能”。任何社会都在约束人，而人是生而自由的，它的一个隐含意思，是不在社会交往之中获得幸福。在冷酷而不动声色的道德感中，有纯粹性与功利性的冲突。但是，作为冷酷而不动声色的最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却成为激进的政治思想家，这方面的精神关联，影响了人类几个世纪。
卢梭伦理态度的要害，还在于他承认每个人都有超越于感情本能之上的理性本能，也就是自由意志（包括想象力、纯粹孤独的本能、行动力、良心等一切神圣的东西，也就是《爱弥儿》中萨瓦牧师关于信仰自由的描述：“人类的第一义务，就是没有人有权利依赖他人的判断。”按照类似的思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这本小册子中，论证了意志的独立性）。自由意志是一个新的维度，在伦理观念上是卢梭与18世纪其他启蒙思想家相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卢梭道德观念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而非幸福。自由意志不是学习或教育来的，相反，要显露人的理性本能，只要去除人的偏见就够了。没有自由意志光有感情，就无法进入理性领域。
卢梭的作品之所以难懂，在于他以充满感情的语言，进入非感情的维度。判断成为意识成为意志成为本质直观似的感觉。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中间环节。在卢梭那里，将纯粹个性转化为纯粹理性，与纯粹理性转化为纯粹个性，是一回事，他在一封信中说，“所有种类的体系都非我力所能及(((((反思、比较、含糊其辞、执意坚持、（与人辩难）——这些都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不加阻挠（甚至）毫无顾忌地把自己交付给那瞬息的感想；因为我完全肯定，我的心只爱善的东西。我平生所做的恶都是反思的结果；而由于冲动，我才能做出那么一点儿好事。”(卢梭抗拒当下所谓学术规范的标准，即抽象的、客观冷静的文风，他的作品是一种把热情与冷静融合一起的精品。真理与热情在一起，不与冷冰冰在一起。
① 《论科学与艺术》，卢梭 著，何兆武 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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